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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 2009—2020 年统计数据，采用产业结构变化指数、区位商和空间基尼系数分析了黔西南州种

植业发展的总体特征。结果表明：黔西南州特色作物的集群演化沿着“专业化、规模化—地域空间集聚体—农业产

业集群”的路径进行，少数特色作物经过稳定的专业化发展逐渐演变成农业产业集群，对乡村经济要素、经济结构

和经济功能产生了重要影响。乡村振兴背景下，应立足区域比较优势，遵循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的演化规律，寻求特

色农业产业集聚效应最大化的融合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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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受全球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素发生重组，交互作用日益增强，乡村地

域系统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转型[1,2],乡村面临如何整合有限资源实现转型发展。乡村重构与转型成为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前沿课题
[3]。现有研究基于不同的视角和空间尺度，围绕乡村转型发展的理论认知和机制[4,5,6]、乡村地域功能的评价与重塑[7,8]、乡村地域

系统的演化及弹性[9,10,11,12]、乡村减贫机理[6]、农业生产转型[13]、耕地利用转型[14,15]、乡村地域类型划分[16]等方面进行，取得了丰

硕成果。乡村重构是乡村内核系统和外缘系统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结果，是一个不断发生的非线性变化过程，具有综合多维性和时

序演进性特征。从内容上看，乡村重构包含空间重构、经济重构和社会重构 3个维度。其中，经济重构是核心，为乡村空间和社

会重构提供了物质基础。乡村重构本质是一种结构变化，是人口、土地和资本流动引发的要素重组和关系重塑；乡村转型则是乡

村地域要素重组和关系重塑催生的地域功能变化
[17]

。乡村系统重构不仅可以实现乡村地域系统的优化发展，也可以促进乡村地

域系统转型升级[6],实现乡村地域系统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功能的全面提升[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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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产业培育为核心的经济重构是乡村重构中最为活跃的部分[18],它通过乡村传统产业的活化改造、经济新业态的培育、产业

升级、产业调整和产业转型为乡村空间和社会重构提供重要的物质基础，成为乡村重构关注的焦点。当前，农业产业集群作为乡

村振兴和融入农业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战略
[19]

被许多发展中国家广泛采用。学界对农业产业集群的理论研究主要涉及其内涵特征、

形成原因、影响因素、演变阶段、作用机理等方面[20,21,22],并通过实证研究总结了我国农业产业集群演化的一般规律。普遍认为，

农业产业集群的本质是农业关联企业的“空间集聚+网络联系”[23],将我国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创新发展划分为农业生产聚集

体、专业村(或镇)、农业产业集群和乡村创新极 4个阶段[20]。农业产业集群演化的过程实质上是乡村重构的过程，它以产业重构

为核心，引发乡村经济、空间和社会重构。农业产业的集群演化和乡村经济重构与转型具有一定的时序演进性，集群发展阶段不

同，对乡村经济系统的影响程度不同，引发的“要素—结构—功能”反馈机制也存在差异，农业产业集群成为乡村经济重构与转

型的主要动力之一。 

乡村经济重构与转型以产业培育为核心，可通过传统产业的活化改造和新经济形态的培育等不同方式进行，前者具有一定

的路径依赖性，后者具有一定的路径突破性[18]。喀斯特山区特色农业培育兼而有之，发展先期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性，围绕传统

种植业进行现代生产体系的建设，完善产品结构和品质结构，增强产品竞争力和影响力；发展后期则通过新经济形态的培育，不

断拓展农业的消费功能和多功能开发，通过特色农业与旅游业、特色农业与城镇化建设、特色农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融合发展等

途径，推动乡村经济系统的重构与转型。黔西南州受自然、区位和社会经济等条件的影响，乡村经济系统具有特殊性和典型性，

经过近二三十年的发展，农业逐渐呈现出由粗放型向高效集约型转型的趋势，尤其是特色农业产业的区域集群发展特征逐渐凸

显，成为推动乡村经济重构与转型的强大动力。因此，厘清特色农业产业集群的发展特征及演变规律，解读其对乡村经济重构与

转型的影响，对于我国西南喀斯特山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科学价值。 

1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1.1研究区概况 

黔西南州地处贵州省的西南部，国土总面积 16804km2,喀斯特山区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 60.3%;峰丛、峰林、峡谷等喀斯特地

貌发育显著，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山地、丘陵和山间平坝区面积比分别为 62.8%、30.4%和 6.8%[24]。当地喀斯特环境形成的

岩化土使土壤中富含矿物质成分，在该区生长的许多农作物都含有微量元素[25]。近年来，黔西南州不断调减粮食作物种植，调增

经济作物种植，农业产业结构得到调整与优化。据统计，2009年黔西南州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产量比约为 5∶5,2019年与 2020

年则调整为 2∶8。从产量上看，薏仁米、园林水果、药材增长较快。2020年薏仁米产量为 92458t,是 2009年的 7.4倍。从年均

增长速度上看，排名前 5位的依次是中药材(52.78%)、薏仁米(24.39%)、小麦(22.30%)、园林水果(18.01%)和茶叶(15.59%)[26]。

总体上，黔西南州已形成了以种植薏仁米、园林水果、茶叶为主的特色农业发展格局。 

1.2研究方法 

农业结构变化指数与区位商：本文采用农业结构变化指数和区位商来反映黔西南州种植业发展的总体特征。农业结构变化

指数指同一区域两个时段作物结构的变化，计算公式为[27]: 

 

式中：Si(t)为作物 i的产量(或播种面积)在 t年该县作物总产量(总播种面积)中所占的比例；Si(t-n)为作物 i在 t-n年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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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作物总产量(总播种面积)中所占的比例。当两个时间点上所有作物都无变化发生，则该指数为零；反之，如果 t-n年生产全部

集中于某一作物，t年生产全部集中于另一作物，则指数为 90。其他情况下，指数在 0到 90之间变动。指数值越大，说明农业

结构变化越大。 

区位商反映了同一区域的优势作物种类或同一作物的优势种植区域，可用来反映黔西南州种植业的专业化水平。通过对比

同一作物不同时段的区位商高值区变化特征，可反映主要种植区域的空间变化过程；通过同一区域不同时段区位商高值对应的

作物比较，可知该区域主要种植作物的变化过程。但区位商值的大小与种植规模及该区域种植业的总产量有关，因此需要结合具

体农作物的产量对结果进行佐证分析。区位商的计算公式为[28]: 

 

式中：Qj为某县作物 j的区位商；Eij为 i县农作物 j的产量；Ei为 i县种植业总产量；Aj为全州农作物 j的总产量；A为全

州种植业的总产量。Qj>1,表示农作物 j在该县的专业化程度高于全州平均水平，Qj值越大，专业化水平越高；Qj=1,表示农作物

j 在该县的专业化程度与全州的平均水平相等；Qj<1,表示农作物 j 在该县的专业化程度低于全州的平均水平。如果 Qj的高值集

中在少数几个县份，表示该种植业具有集聚性；如果某种作物的 Qj值差别不大，则表明该种作物种植是广域的。 

空间基尼系数：空间基尼系数是衡量产业空间集聚程度指标的一种，由克鲁格曼于 1991年提出。本文采用空间基尼系数来

测量种植业各作物的地理集聚程度，取值范围为 0—1。数值越高，说明某作物的地理集聚程度越高；数值越接近于 0,说明作物

的分布越均衡。本文采用空间基尼系数反映黔西南州种植业的空间集聚程度，计算公式为
[29]

: 

 

式中：G为空间基尼系数；Si为某县(市)某种作物的产量占全州该作物总产量的比重；xi为某县(市)植业总产量占全州种植

业总产量的比重；N为县(市)的个数。 

2 结果及分析 

2.1黔西南州种植业结构演变特征 

根据公式(1)计算结果，2010—2020年黔西南州种植业结构变化大，出现两个峰值区。从图 1可见，2010—2020年黔西南州

种植业结构变化指数平均值为 15.77,种植业结构变化指数出现两个峰值区，前一个峰值(43.78)远远高于后一个峰值(21.58),说

明 2013—2014年种植业结构调整幅度最大。利用 2009与 2020年的统计数据数据计算种植业结构变化指数，得出种植业结构变

化指数为 49.49,说明自 2009年以来黔西南州种植业结构调整幅度较大，主要的调整方向是调减粮食作物种植面积，调增经济作

物种植面积，大力发展特色作物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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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0—2020年黔西南州种植业结构变化趋势 

2.2黔西南州种植业专业化特征 

根据公式(2)计算结果，粮食作物中薏仁米区位商最高，经济作物中茶叶、烤烟和药材 3 种作物区位商最高。从图 2 可见，

2009—2020 年区位商排名前 5 位的作物依次是兴仁薏仁米、晴隆绿茶、普安红茶、普安烤烟和贞丰中药材，薏仁米和茶叶的专

业化水平近年来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说明薏仁米和茶叶在区域内的专业化水平较高，存在着空间集聚现象。从表 1可见，2009—

2020年区位商值最大的是兴仁薏仁米，其区位商最高值为 11.24,年平均值为 8.20。薏仁米种植的优势区域是兴仁市，其薏仁米

区位商增长速度最快，2020 年是 2009年的 4.25倍。2020年兴仁市的薏仁米产量占全州薏仁米总产量的 64.45%,是全州薏仁米

专业化水平最高的区域。 

 

图 2 2009—2020年黔西南州区位商排名前 5位的作物 

表 1 2009—2020年黔西南州区位商排名前 5位的作物 

区位商 

作物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平均

值 

优势

区域 

兴仁薏 2.51 2.96 4.23 6.08 6.99 9.08 11.24 9.13 10.59 8.56 10.18 10.67 8.20 兴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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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米 市 

晴隆绿

茶 
5.39 6.22 6.56 9.73 10.74 9.94 9.38 9.48 8.85 7.74 6.12 5.43 7.97 

晴隆

县 

普安红

茶 
3.58 2.97 3.69 3.71 3.73 6.46 7.88 7.15 6.30 7.23 6.54 7.39 5.55 

普安

县 

贞丰中

药材 
4.11 4.41 6.14 6.58 5.24 4.66 1.83 1.65 1.52 2.55 2.43 2.18 3.61 

贞丰

县 

普安烤

烟 
5.11 5.02 4.75 5.18 5.73 8 8.24 5.80 4.90 4.42 3.47 3.40 5.34 

普安

县 

 

2.3黔西南州种植业空间集聚特征 

根据公式(3)的计算结果，黔西南州种植业主要作物的空间集聚总体水平不高，空间基尼系数整体上呈现出“先升后降”的

变化趋势。从表 2可见，2009—2020年黔西南州各县市的空间基尼系数最大值不到 0.5,兴义市、兴仁市和贞丰县的空间基尼系

数数值较高，平均值分别为 0.21、0.24和 0.20。进一步分析各县市空间基尼系数的构成发现，空间基尼系数总体水平不高的主

要原因是对基尼系数贡献大的作物较少，即县域尺度上多数作物为广域性作物，未形成集聚分布。作物的多样性一方面是自然选

择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理性安排，该区县域尺度上多数作物为广域性作物是长期自给式经济发展的结果。

基尼系数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主要是由于县域尺度上主要作物的空间分布具有“先集中，后分散”的趋势，基尼系

数的上下波动反映出某些主要作物种植区域的不稳定性。 

表 2 2009—2020年黔西南州各县市种植业空间基尼系数 

县市 

空间基尼系数 

平均

值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兴义

市 
0.18 0.21 0.28 0.37 0.25 0.22 0.25 0.23 0.14 0.12 0.11 0.163 0.21 

兴仁

市 
0.08 0.10 0.16 0.25 0.25 0.34 0.43 0.19 0.41 0.20 0.27 0.25 0.24 

普安

县 
0.09 0.08 0.06 0.05 0.06 0.12 0.14 0.10 0.08 0.13 0.22 0.18 0.11 

晴隆

县 
0.12 0.18 0.17 0.24 0.29 0.23 0.18 0.17 0.18 0.14 0.10 0.13 0.18 

贞丰

县 
0.43 0.47 0.29 0.35 0.32 0.22 0.03 0.03 0.02 0.07 0.10 0.03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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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谟

县 
0.03 0.03 0.04 0.06 0.07 0.28 0.28 0.27 0.11 0.11 0.07 0.08 0.12 

册亨

县 
0.02 0.02 0.03 0.18 0.32 0.21 0.22 0.18 0.21 0.11 0.17 0.19 0.16 

安龙

县 
0.05 0.05 0.10 0.06 0.08 0.08 0.08 0.12 0.09 0.08 0.05 0.06 0.08 

 

为了进一步反映种植业的空间集聚特征，本文采用 2009—2020年的统计数据对区位商最大的 4种特色作物进行空间集聚特

征的时间序列分析，结果发现薏仁米、茶叶、中药材、烤烟 4种特色作物空间集聚的演变轨迹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即薏仁米和茶

叶的种植区域在较长时间尺度内均较为稳定，集聚特征明显；烤烟和中药材的种植区域随时间变化较大，因此集聚特征不明显。

从图 3 可见，薏仁米长期以来主要分布在黔西南州的中部地区，并形成了以兴仁市为中心，连接安龙、晴隆两县的薏仁米产业

带；茶叶集中分布在黔西南州北部的普安县和晴隆县，两县一直是该州茶叶的主产区，打造的普安红茶和晴隆绿茶已成为贵州省

优质农产品品牌；烤烟和中药材的集中种植区域随着时间的变化波动性较大，如中药材以前主要种植在贞丰县，后期除贞丰县

外，兴仁、兴义、安龙等县份都曾是主产区之一。因此，黔西南州特色作物空间集聚体的发展具有很强的继承性和路径依赖性，

专业化发展水平越高的特色作物空间集聚特征越明显，说明专业化和规模化的稳定发展是本区域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的前提条件。 

 

图 3 2009—2020年黔西南州主要特色作物的空间集聚格局 

2.4特色作物的集群演化机制 

依据主要特色作物区位商的计算结果，可将该区特色作物的专业化发展划分为稳定型和随机型两种类型。其中，稳定型作物

实现了由传统种植区向周边地区的不断扩散，随机型作物则未能形成稳定的专业化发展区域(如蔬菜、食用菌、中药材等)。随着

稳定型作物专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规模不断扩大，往往能进一步发展成为地域空间集聚体或农业产业集群。根据农业产业集群

演化的一般规律及黔西南州主要特色作物的时序演变特征，将其划分为 3类：第一类处于初级探索期，即特色作物仅实现种植区

域的空间变化，未形成稳定的集中种植区域，如中药材和烤烟；第二类处于地域空间集聚体阶段，即特色作物种植区域在向外扩

散和渗透的过程中，在传统种植区域或邻近区域形成关联产业的空间集聚，并创造出新的技术或品牌，形成关联产业的地域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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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体，如普安红茶和晴隆绿茶；第三类是产业集群发展阶段，即作物不仅实现了种植区域向邻近区域的扩散和渗透，自身也不

断发展初加工、精深加工等关联的上下游企业，逐渐就地形成了“空间集聚+网络联系”的产业集群(图 4),如兴仁市的薏仁米产

业集群。 

黔西南州特色作物的集群演化主要沿着“专业化、规模化—地域空间集聚体—农业产业集群”的路径进行，少数特色作物

在市场、政策、技术选择下打破了乡村地域经济的原始“锁定状态”,开始向专业化与规模化发展，引发社会经济变异，进入集

群演化的初级阶段。部分专业化、规模化发展稳定的作物会不断积累优势，产生集聚效应形成地域空间集聚体，少数优势作物能

进一步冲破区域市场、技术、资本的限制，通过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等获得更大的发展，最终形成农业产业集群。 

 

图 4黔西南州特色作物的集群演化机制 

3 对乡村经济重构与转型的影响 

3.1对乡村经济要素的影响 

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对乡村生产要素、流通要素和消费要素带来了巨大的影响。①生产要素中，资本、技术和掌握先进技术、

具备丰富管理经验的种植大户与新型农民经营主体增多，使生产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增强。②流通要素中，快捷的物流系统建

设和“互联网+”环境下电商的发展，有效实现了原产地与主要消费市场的有效对接，使特色农产品能进入大型商场、超市、农

产品供应站等消费终端，增加了流通速度，减少了流通环节。③消费要素逐渐以外部市场为主，外部市场对产品的种类要求、品

质要求成为指导生产的指南。 

乡村经济要素重塑必然导致经济形态转型，由注重“量”的扩展向注重“质”的提升转变。以薏仁米产业为例，薏仁米种植

最初不断向兴仁市集中，2014年兴仁薏仁米区位商达到最高值 11.4。之后，兴仁市薏仁米逐步向内涵式发展转变，周边安龙县、

晴隆县和义龙新区种植面积不断增加，形成了以兴仁为核心的薏仁米生态经济区。薏仁米种植技术、生产加工技术、营养成分与

药用成分的提取技术也不断精进。在种植技术方面，通过薏仁米产业环境标准、病虫害防治、繁育良种技术等，推进薏仁米产业

向标准化种植方向发展。在生产加工技术方面，薏仁米烘干工艺、灭菌方式、抛光工艺向更快捷、环保、高效和自动化方向发展。

在营养成分和药用成分的提取方面，主要采用超声波辅助提取技术、碱法和盐法提取技术、高效液相色谱分析技术、微波提取法

等。目前黔西南州薏仁米加工企业和加工作坊有 500多家，从业人员 3万余人，年加工能力约为 40万 t。2018年末，全市共有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单位 90个，从业人员 672人。其中，企业法人单位 68个，从业人员 648人，分别比 2013年末增长了 300%

和 453.8%。在薏仁米市场终端产品中，由本土企业开发的多个精深加工系列产品不仅销往国内 30多个省份，还出口到欧洲、美

国、日本、东南亚等地。兴仁市在 2017 年申报了“全国粮油示范基地”,2018 年申报了“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种植示范

区”,2019 年申报了“全国绿色食品先行示范区”,先后取得了“中国薏仁米之乡”“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地”“国家级出口薏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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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安全示范区”“中国长寿之乡”等称号，现已建成全国出口食品示范区、省级地理标志产业化示范区。2017年、2018年、2019

年，兴仁市先后举办了 3届“中国兴仁·国际薏仁米博览大会”,使黔西南州兴仁市当之无愧成为贵州省乃至全国的薏仁米生产、

加工和集散中心，极大地带动了周边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 

3.2对乡村经济结构的影响 

特色农业产业集群是以特色农产品企业为主导，种植户为主体，将生产、加工、流通各环节紧密联系形成的利益共同体。产

业集群的形成过程是产业链延长、产业结构复杂程度增加的过程。薏仁米是药食两用植物，产业链可沿食品产业链、药品产业链

和功能性产品产业链三向延伸。在薏仁米的“种植—加工—销售”链条上，还衍生出许多上、中、下游企业。处于上游的高校、

科研单位和部分企业的研发部门等是产业创新的源泉，为农药、化肥、农具等部门提供重要的基础资料保障；处于中游的初深加

工企业是上游技术研发的生产实现和特色农业产业链构建的关键环节；而处于下游的企业包括流通和消费环节，由仓储、物流、

批发、零售、电商等部门构成。上、中、下游企业的相互作用使薏仁米产业链的复杂性大大增强，进一步巩固了薏仁米产业集群

的核心地位。 

随着薏仁米产业的快速发展，为突出薏仁产业的引领作用，黔西南州以兴仁市为核心，在晴隆县、安龙县、义龙新区、贞丰

县、普安县部分区域建立了薏仁米种植基地、薏仁米生态经济区，并先后建成了“兴仁县薏仁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园区”“安龙县

薏仁现代高效示范园区”和“晴隆县薏苡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园区”,为发展薏仁米标准化、规模化种植和初精深加工提供了生产

平台，形成了“兴仁薏仁米”和“晴隆薏仁米”两个知名的薏仁米产品品牌。其中，兴仁薏仁米以“兴仁小白壳”为主打品种，

加工生产薏仁精米、薏仁营养副食品、薏仁蛋白饮料、薏仁保健精油、薏仁美白化妆品等 20余个系列产品，出口东南亚和欧美

等地；晴隆薏仁米以食品为主。特色农业产业集群通过引发乡村经济系统生产、加工、流通环节的重构，使乡村经济系统的生产

空间结构发生改变，产业链复杂性增强，流通更加高效快捷，增强了系统的创新性和稳定性。 

3.3对乡村经济功能的影响 

西方国家乡村重构与转型的研究成果显示，后工业化、逆城市化和全球化是乡村重构与转型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乡村转型沿

着“生产性乡村—消费性乡村—多功能乡村—全球化乡村的逻辑主线进行”[17]。生产主义乡村以集中化、专业化、集约化的生产

方式在乡村培育了一个产出最大化的农业生产体系；消费主义乡村以文化和生活体验满足为主的乡村非农化消费功能瓦解了以

农业生产为核心的产业体系；多功能乡村的产生源于不同社会群体对乡村利用诉求的多样化，使乡村被住宅、旅游、娱乐等投资

机会吸引，以及被非农收入的人消费。尽管国外的经验有其特殊的时空背景，但对喀斯特山区乡村经济重构与转型的研究仍具有

重要的参考价值。 

随着薏仁米产业集群的迅速发展，黔西南州将薏仁米产业与旅游业结合，与城镇化建设结合，与其他产业发展相结合，使薏

仁米产业的功能更加丰富和多样化。为了充分发挥兴仁市“中国长寿之乡”和“中国薏仁米之乡”的品牌效应，促进薏仁米产

业与康养文化、长寿文化、山地旅游的融合，以各种薏仁米产品为纽带，将薏仁米产业与康养文化、长寿文化和山地旅游融合起

来，积极发展薏仁米文化产业。薏仁米文化产业以生产和提供精神产品为主要活动，对应的内容包括摄影书法创作、文学艺术创

作、音乐创作、舞蹈美术创作等，还能将兴仁市本土的布依文化、八音坐唱等文化形式整合在内，是薏仁米产业发展的高级阶段，

也是未来薏仁米生态文化产业发展的趋势。兴仁市将薏仁米产业与城镇化建设结合起来，依托 200hm2 薏仁米核心示范区建立了

“兴仁泛亚薏品田园生态旅游小镇”,以本土农业旅游小镇为特色，围绕薏仁米从种植、初精深加工的整个产业链条，以保健养

生文化打造为核心构建了“产—城—景”融合新型旅游小镇，促进了农业人口非农化。此外，兴仁市还利用薏仁米加工企业每天

产生的大量米糠壳加工成饲料，解决了全市养殖场的草食问题。可以说，特色农业产业集群的发展，引发乡村经济功能重塑，使

乡村经济功能由原来的生产功能逐渐向农业的多功能开发转变。 

4 结论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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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结论 

本文基于 2009—2020年的统计数据，采用产业结构变化指数、区位商和空间基尼系数 3个指标分析了黔西南州种植业发展

的总体特征，结论如下：①喀斯特地区特色农业产业集群沿着“专业化、规模化—地域空间集聚体—农业产业集群”的演化路径

进行，具有较强的继承性。特色作物通过专业化、规模化的稳定发展，伴随新型农民经营主体的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能动性活

动，打破了乡村经济原始的“锁定状态”,进入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的演化轨道。②特色作物专业化、规模化的稳定发展是形

成集聚的前提条件，专业化、规模化发展稳定的作物往往能进一步衍生出关联企业，形成以种植户为主体，相关产品的生产加工

企业为主导，实现价值增值为目的的关联企业地域空间集聚体或特色农业产业集群。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也是

乡村经济新业态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等能力是集群发展的新动力。③不同特色作物在农业集群发展中所处的

演化阶段不同，对乡村经济重构与转型的影响程度也不相同。黔西南州以薏仁米产业集群的影响最为显著，通过对乡村经济要

素、结构、功能产生的冲击，薏仁米产业集群使农业生产从注重“量”的扩展向注重“质”的提升转变，使薏仁米产业链复杂性

增强、生产空间结构改变、流通更快捷高效，并进一步通过与旅游业、城镇建设及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实现了特色农业主导功

能由生产主义向消费主义和多功能主义的转变。 

4.2讨论 

综上，特色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和演化建立在本地特色作物专业化、规模化稳定发展的基础上，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性，集

群发展的过程就是产业链复杂性增强、农业多功能开发、农业新业态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黔西南州应立

足自身的资源禀赋条件，突出比较优势，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将耕地资源和自然条件优越的区域作为农业产业化、专业化

发展的重点区域，从“专业化、规模化—农业产业地域集聚体—农业产业集群”的演化规律出发，寻求特色农业产业集聚效应最

大化的融合发展路径，如制糖、烤烟、蔬菜等比较优势较为明显的产业应优先发展。同时，逐步扩大水果、茶叶等作物的种植规

模，以充分发挥该州山地气候垂直多样、生物资源丰富等自然生态优势，打造成具有西南少数民族特色的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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